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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以来,中美爆发了大规模的贸易战。尽管双方针对经贸问题举

行了多轮会谈,但迄今为止没能达成任何协议,双边经贸不再是当前中美关

系的“压舱石”,而是导致关系恶化的关键因素之一。同时,美国在军事安全

领域也加大了对华施压力度,在南海和台海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政策手段。

中美关系呈现经济与军事安全关系同时恶化的局面。与最近的中美关系相

比,在1995—2000年中国入世谈判时期,中美也处于重构经贸关系的状态

中,双方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条件问题上有大量分歧,并且在这一时期,

中美关系经历了台海危机和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等重大危机。因

此,考察或对比这两段时期的中美经贸与军事关系的异同可以为理解当前

中美关系的走向提供一些启示。

一、 入世谈判时期的中美经贸与军事互动

根据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外关系定量预测组对1995—2000年中

美经贸、军事事件月度发生数量和分值情况的数据分析,我们发现,在入世

谈判时期,两国的经贸、军事关系总体而言以合作为主,即使发生了1996年

的台海危机、1999年的“炸馆事件”,两国经贸和军事领域正面事件的数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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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值均多于负面事件。

对于入世时期的经贸与军事互动特征,预测组判断,该阶段特点是中美

关系呈现战略合作的态势,负面事件不会扩大化,总体趋势向好的方向发

展。例如,由于科索沃战争和北约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等事件的冲击,

1999年中美军事领域正面事件数量及分值几乎跌至零点。但在1999年11
月中美就中国入世问题达成协议后,双方军事领域正面事件数量及分值快

速回升,达到了1999年前的水平。

二、 当前贸易战时期的中美经贸与军事互动

预测组基于对2016年1月—2019年3月中美经贸、军事事件月度发生

数量和分值情况的数据分析发现,在当前贸易战时期,中美关系出现了全面

竞争的态势。两国在经贸、军事领域关系紧张,经贸谈判不能有效预防或减

少军事领域的关系恶化。例如,在2017年7月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举行

之前,2017年的5月和6月期间,美国海军军舰“劳伦斯”号、“杜威”号分别

非法进入中国领海,并派出侦察机进行抵进侦察。此外,在2018年5月美国

总统特使、财政部长姆努钦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实现

互访并共同发布《中美经贸联合声明》前,2018年3—4月,美军军舰进入南

沙群岛附近海域。在2018年12月中美首脑会谈之前,2018年10—11月,美

国两次派遣军舰和轰炸机在台海、南海进行“展示武力的军事行动”,并在西太

平洋进行航母军演。可见,与入世时期经贸合作有助于遏制双边军事关系恶

化的现象不同,当前中美贸易战中,经济谈判不能再发挥“压舱石”的作用。美

国甚至可能借助军事领域的威胁进行施压,以谋求中国在经贸谈判中的让步。

三、 入世谈判时期和当前贸易战时期的数据对比

1. 两阶段经贸和军事曲线的比较

  在入世谈判和当前贸易战时期,中美经贸和军事领域呈现不同的数据

特征。在入世谈判时期,中美在经贸和军事领域以正面事件为主,正面事件

的数量及分值远高于负面事件;而在当前贸易战时期则正好相反,负面事件

比重大幅增加(图1、图2)。此外,从趋势来看,在入世谈判时期中美军事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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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入世谈判和当前贸易战时期中美经贸领域事件数量及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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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入世谈判时期,由于北约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是突发事件,不能表明中美关系的趋势,因

此在图中没有计入该事件的分值。

图2 入世谈判和当前贸易战时期中美军事领域事件数量及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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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较为稳定,而在贸易战时期则波动较大。以上对于经贸和军事关系的判

断只是基于对数据和图形的直观分析,尚需统计分析的印证,因此下文将采

用格兰杰因果检验(GrangerCausalityTests)进行分析。

2. 格兰杰因果检验

格兰杰因果检验是用于判断两个时间序列是否可能有因果关系的统计

方法。由于本文的研究变量(经贸和军事领域事件的数量及分值)都是时间

序列,而且我们需要判定经贸与军事之间是否存在统计上的因果关系,因此

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进行建模。①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格兰杰因果检

验并不能表明两个时间序列具有逻辑上的因果关系。

根据表1,在入世谈判时期,中美经贸、军事关系不论是事件分值还是

事件数量,均没有明显的统计上的因果关联,可见中美的经贸互动与军事

交流是脱钩的。因此,入世谈判可以不受军事关系恶化的影响。例如

1995年5月,中国方面因台海危机取消迟浩田访美;而在1996年11月双方

就中国入世问题举行磋商后,当年12月,国防部长迟浩田访问美国。可见,

入世谈判时期,经贸合作扮演了“压舱石”作用,避免了军事摩擦导致中美关

系恶化。

而在当前贸易战时期,零假设“军事负向分值不是经贸正向分值的原

因”在1阶滞后显著,“军事负向事件数量不是经贸正向事件数量的原因”在

2阶滞后显著。统计结果表明,军事负向事件的分值和数量的增加可能导致

未来阶段经济正向事件分值和数量的增加。此外,图3、图4的脉冲响应图表

① 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原理和定义参见:邝艳湘、向洪金:《贸易与国际冲突的因果

检验》,《国际政治科学》2009年第2期,第10—11页。如果要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

“X 是引起Y 变化的原因”,就需要在如下的数学模型中(下式中μ1t和μ2t是随机干扰项),
要求βi=0且δi≠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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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常采用F检验来分析其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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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入世谈判和当前贸易战时期中美经贸与军事之间关系的格兰杰因果检验①

零假设
入世谈判

时期F值

入世谈判

时期p值

贸易战

时期F值

贸易战

时期p值

滞后

期数

经贸正向分值不是

军事负向分值的原因

0.52510 0.4712 0.18580 0.6704 1阶

0.30967 0.7348 0.20768 0.8142 2阶

经贸负向分值不是

军事正向分值的原因

1.05740 0.3075 0.00019 0.9890 1阶

0.61546 0.5435 0.03138 0.9692 2阶

军事正向分值不是

经贸负向分值的原因

1.26003 0.2656 0.13902 0.7127 1阶

0.47887 0.6217 0.43708 0.6519 2阶

军事负向分值不是

经贸正向分值的原因

0.10732 0.7442 3.14119 0.0896 1阶

0.04556 0.9555 1.51141 0.2447 2阶

经贸正向事件数量不是

军事负向事件数量的原因

2.29545 0.1344 0.04795 0.8286 1阶

1.10724 0.3366 0.04659 0.9546 2阶

经贸负向事件数量不是

军事正向事件数量的原因

0.75697 0.3873 0.17435 0.6801 1阶

0.44350 0.6437 0.83856 0.4470 2阶

军事正向事件数量不是

经贸负向事件数量的原因

1.97033 0.1650 2.43507 0.1323 1阶

1.24906 0.2936 2.56473 0.1020 2阶

军事负向事件数量不是

经贸正向事件数量的原因

0.47565 0.4927 0.58264 0.4530 1阶

0.13145 0.8771 3.03621 0.0705 2阶

图3 入世谈判时期中美经贸正面分值对

军事负面分值的响应

图4 当前贸易战时期中美经贸正面

分值对军事负面分值的响应

① 预测组也针对各种滞后期做了不同滞后期的granger检验,但是由于大多结果

不显著,且囿于篇幅所限,在此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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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入世谈判时期,军事负面事件的分值对经贸正面分值没有明显影响。而

在贸易战时期,这一影响更加明显。显然,当前谈判中,美国在军事和经济

领域全方位施压。例如,2017年6月,美方多次在南海、台湾问题上对中方

施加军事压力,一个月后,2017年7月,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在美国华盛

顿举行。可见,不同于入世时期的脱钩政策,当前美方存在军事施压与经济

施压齐头并进、相互关联的举措特征。

四、 结 语

本文基于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的中美关系定量衡量数据,比较分

析了入世谈判与当前中美贸易战这两段时期中美经贸与军事合作之间的关

系。基本结论是:1995—2000年中国入世谈判期间,中美之间的安全关系与

经贸以及整体关系没有明显的相关性,即安全方面的摩擦甚至一些重大危

机没有对中美经贸合作以及总体关系的发展构成长期显著的影响,中美经

贸合作的进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安全关系的缓和,但没有对军事合

作的提升构成显著影响。这说明在中美综合实力差距较大情况下,中美之

间的经济合作胜过对军事安全议题的考虑。中国当时追求融入国际体系,

同时美国也希望将中国纳入体系以改变中国。

在当前贸易战时期,特别是在特朗普执政以后,中美经贸与安全关系都

出现恶化趋势。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二者存在较显著的相关性。

中美经贸与安全关系同时紧张,双方都可能在贸易谈判的同时在安全领域

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这可能与中国崛起导致的中美结构性矛盾有关。在

此背景下,美国的主要动机不是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而是避免中国“搭便

车”加速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因此预测组认为,中美关系即使出现经贸关

系好转的现象,也无法逆转安全关系的恶化,中美关系已经进入全面竞争和

持续恶化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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